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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區考克短篇集 

                       63 龍捲風 

 

  整個下午，空氣非常潮濕，而且出奇的寧靜，氣溫一直在華氏九十度左右徘

徊。老一輩的人擦擦額頭的汗，知道他們的麻煩要來了。 

  天黑時、雷聲隆隆大雨傾盆，龍捲風來了。 

  一股龍捲風捲走了一輛汽車，造成五人死亡；另一股摧毀了聖路易和舊金山

之間鐵路邊小鎮的房屋；第三股將一輛行駛中的轎車吹翻，車主受到致命的內傷。 

  晚上九點時，在一座偏僻的農舍裏，一位高大的黑髮婦女從廚房走進客廳。

她彷彿聽到前面院子裏有汽車聲，可又認為可能是自己的幻覺。一個心智正常的

人，不會在這樣的天氣裏出門的。 

  有人一腳踢開前門，衝了進來，是兩個持槍的男人。 

  兩人中個子較高、年紀較大的用槍指著年輕婦女的腰部，喝道：「不許動！

屋裏還有人嗎？」 

  她搖搖頭，沒有說話。 

  「好，你現在可以坐下，但要慢慢地，兩手放在身體兩側。」 

  她慢慢地坐下。 

  屋裏唯一的光線就是一盞煤油燈。電早就停了。廚房裏傳來半導體收音機播

放的音樂。 

  闖進來的兩個人都沒有戴帽子，留著平頭，穿著濕透的藍色斜紋布制服。 

  「喬尼，關上門。」年紀大些的命令道。「然後去瞧瞧，這兒是不是還有別

人，她可能在撒謊。」 

  喬尼是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小矮個，非常削瘦。他猶豫了一會兒，盯著面前

的年輕女人。她長相一般，但身材極好，穿著無袖短上衣和時髦的短外褲，顯得

非常健壯。喬尼砰地一聲關上門，用一張桌子頂住，然後開始搜索房子。 

  另外那個男人走到女人後面，他肩膀很寬，腹部很平，眼睛顯得很緊張，眼

睛周圍是一圈黑暈，他的年紀可能在三十五到五十之間。 

  他用槍口頂住女人的頭，問：「你叫什麼名字？」 

  「凱倫，」她努力使自己的聲音鎮靜下來，本能告訴她，任何驚慌的表示都

對自己不利。 

  「誰和你住在這兒？」 

  「我不住在這兒，這是我父母住的。不過，他們出門去了。我是個教師──

我住在鎮上。我來這裏為他們收拾房子，被暴風雨困住了。」 

  「我們迷了路。我們在Ｂ公路往州際公路走的時候，遇到一個洪水衝毀的缺

口，不得不轉上小路，結果到了這裏。這裏通往什麼地方？」 

  「這裏一樣是在Ｂ公路上，只是從這裏走要多費幾分鐘。」 

  「這中間沒有橋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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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會再有洪水衝出的缺口。」 

  「開車到這兒，我們要上一個小山，山那邊是什麼？另一座農場？」 

  「附近三英哩內沒有住家。」 

  「如果你聽收音機的話，你一定知道我們是什麼人，除了龍捲風外，我們可

算是重要新聞了。」 

「是的，」她說，「我知道。我不記得你的名字──」 

「加洛克。」他輕鬆地說。 

  「你和你的朋友昨天越獄，全國一半的警察正在追捕你們。」 

  她懶得多說。加洛克是以謀殺罪入獄的，喬尼則是強姦罪。 

  自從越獄後，他們曾開槍打死一位司機，偷走那人的車，而且在路邊餐廳活

活打死一位證人。新聞中稱他們為「嗜血的殺人犯。」 

  喬尼回來報告說：「沒有別人，但我發現了這個。」 

  他拿著一張凱倫的褪色照片，那時候她是個長得並不好看的少女，她和一對

中年夫婦站在一起。照片中的男人穿著警察制服。 

  「你爸爸是警察？」加洛克問。 

  「是的，」她承認說。「可是他現在已經不是警察了，在一次追捕超車人時

受了傷，以後就退休了。」 

  「你父母現在在哪兒？」 

  「德克薩斯州有一個小集市，他們下星期才回來。」 

  「什麼市？」 

  「小集市，」她重複說，「那地方誰都可以去，同時買賣任何東西。我父親

的退休金差不多不夠用，他們以買賣古董補貼家用，你們瞧瞧──」加洛克仔細

打量屋裏，她說的不錯，客廳和餐廳看上去不像農舍，倒像是古董店。牆上掛著

配有維多利亞式畫框的畫，架子上和瓷器櫃裏全是瓷器和玻璃器皿，地板上堆滿

了舊桌子和椅子。 

  「你非常冷靜，」加洛克說，「我佩服有理智、不亂叫的女人，像今天早上

那個女人，我們不得不讓她閉嘴──」他並不是在誇獎她，而是在刺探她。 

  「沒有必要尖叫，」凱倫盡可能從容地說，「反正只有你們倆聽見。」 

  「聰明，如果暴風雨越來越大的話，你這裏有躲避的地下室嗎？」 

  「門在廚房的地板上。」 

  喬尼走進廚房，掀起地下室的門，用煤油燈照著瞧瞧，然後叫道：「那裏面

不是豪華旅館，不過如果必要，可以將就。」 

  「屋裏有槍嗎？」加洛特繼續問。「如果老人過去是警察，他一定有槍。」 

  「兩支獵槍，一把散彈槍和兩把左輪，」她毫不猶豫地回答說，「都鎖在樓

上一個盒子裏。鑰匙在我父親那裏。如果你們要的話，可以砸開取走。」 

  「我們離開時會帶走的。」 

  「你們真聰明，」凱倫說，「離開汽車，找個避難所。如果有龍捲風來的話，

在汽車裏是最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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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這些話，是要使加洛特別多想槍的事，因為有一把她沒有提到，一把古

老的雙管獵槍，就掛在餐廳壁爐架上。 

  從外表看，這是一個沒有用的古董，除了裝飾之外，別無他用。 

  它高高地掛著，要取下它，還得用一個椅子墊腳。 

  但是，雖然是古董，並不是沒有用。雖然它很舊，子彈卻是上膛的，性能很

好。他父親曾經說，這把老槍是救命用的，他希望永遠不要用它。但是，一個當

過警察的人，現在又住在偏僻的鄉下，那些對他懷恨在心的人可能前來報復。所

以，用這把槍以備萬一。 

  不過，現在這把獵槍對凱倫並無用處。在這種情況下，爬上去取槍是不可能

的。加洛克把槍從她頭上拿開，插進腰裏。 

  「好，」他慢吞吞地說，「我們從早到晚沒有吃過東西，而且我以前也沒有

吃過警察女兒做的飯。你進廚房，給我們做點東西，快點。」 

  她準備快餐時，兩個男人邊喝啤酒，邊注意她的每一個動作，在他們吃飯時，

他們要她坐在餐桌對面──獵槍就在他們身後的牆上。 

  他們吃過飯後，凱倫收拾桌子，又拿出一些啤酒，收音機裏播音員報告說，

有更多的龍捲風即將襲來。 

  「我想，」凱倫坐回她的椅子，「你們兩位都沒有見過龍捲風吧？」 

  「沒有，我沒有見過，」加洛克說，「我也不想見。」 

  喬尼問：「你見過嗎？」 

  「見過。」 

  「什麼樣的？」 

  她回憶起許多年前恐怖的下午：「它是一個黑黑的、旋轉的地獄，聽說龍捲

風的速度快得像子彈一樣，會把木片打進你的頭顱中，玻璃片也會。如果你靠近

窗子的話，你會被切成一條條的。」 

  喬尼不安地瞥了一眼餐廳的大窗子：「那麼，坐在這兒很危險。我們應該像

收音機說的那樣，到地下室去。」 

  「是有點危險，」凱倫承認說，「如果龍捲風從空中正好落到這裏，那麼我

們全都完蛋。不過，如果它是從地面向你吹來的話，你可能會知道，同時也會有

警告。即使在夜晚，你看不見龍捲風，但是，你可以聽見。」 

  「我讀過有關龍捲風的報導，」喬尼對她說，「它們發出很大的聲音。」 

「是的，就像火車聲。那次我聽到聲音時，是在空曠的鄉下，我抬頭一看，

龍捲風正向我捲來。附近有條水溝，我靈機一動，鑽進陰溝裏，雖然如此，我能

活下來，真是奇蹟。你知道龍捲風會把人怎麼樣嗎？它把人高高捲起，捲到高空

中，等落下來時，已經不成人樣了。有時候──」 

「夠了，」加洛克很不高興地說，顯然，談到龍捲風使他不安。「我已經聽

夠了。」 

  他又仔細打量了一遍屋裏，這一次更緩慢、更徹底。他的目光在那支舊獵槍

上停留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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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這裏有錢嗎？」 

  「我皮包裏只有幾塊錢，我父親出門時，從不在家留錢。」 

  「哦，」加洛克對喬尼說，「去拿來，然後搜一下，看有沒有藏著錢。」 

  喬尼拿過凱倫的錢包，翻出幾塊錢，他厭惡地說：「四元三角五分。」 

  他將錢塞進口袋，開始仔細搜查屋子。他扔下架子上的東西，拉出所有的抽

屜，把裏面的東西都倒在地上。這部分是搜索，部分是破壞。當他搗毀她父母辛

苦收集的瓷器、玻璃器皿和其他藝術品時，她捂住嘴，以免自己喊出來。喬尼搜

過樓下的東西後，又上了樓。他們可以聽到他四處走動、摔東西的聲音。 

  加洛克一邊喝啤酒，一邊監視凱倫，臉上是毫無幽默感的微笑。啤酒中微量

的酒精似乎影響了他的情緒。顯然，她正和一位精神病患者打交道，他隨時可能

發狂。 

  喬尼只帶了幾塊硬幣下來。 

  「我告訴過你，」凱倫耐心地說，「我父親不留錢在家的。」 

  「是啊，」加洛克用怪異的眼光看著她，「真是太糟了，如果他留錢的話，

我們可以更友好些，我們需要錢出國。」 

  「真遺憾。」 

  「你現在只知道遺憾，不過，在我們幹掉你之前，你會真正感到遺憾的。」 

  在真正動手之前，他正在用語言折磨她，她必須盡可能地拖延時間。 

  「為什麼你要傷害我呢？」她盡量心平氣和地說，「我沒有跟你們過不去，

我一直照你們的吩咐做。」 

  「也許因為你是警察的女兒，我們一向討厭警察，以及和他們有關的人。實

際上，我們也不大喜歡教師。你喜歡嗎，喬尼？」 

  喬尼愚蠢地對她咧嘴一笑。 

  「反正不能讓你活下去，」加洛克繼續說道，「警方認為我們在兩百英哩之

外的地方，如果你活著，你馬上會向警方報告的。」 

  「你可以把我鎖在地下室，那你們就有時間逃走了。」 

  「不，不能冒險，」加洛克想了想又說，「好，我們把你鎖在地下室，但是，

我們會讓你永遠爬不出來。有人會感到奇怪，為什麼最近沒有看見你，等他們進

來時，可能已經太晚了。」 

  雖然她內心非常恐懼，但她還是努力笑了笑說：「你是在嚇唬我，啊，我是

被你嚇壞了。誰會不害怕呢？但是，你知道你不必殺我，加洛克，如果你不想留

下我的話，你可以帶我一起走。我不會輕舉妄動的。我願意──」她停了一下─

─「等等，你聽到那個沒有？」 

  加洛克站起來：「聽到什麼？」 

  「住口，」喬尼打斷他，他臉上的微笑消失了。「我想我也聽到了。」 

  然後，他們大家都清楚地聽到了，聲音很遠，不過在逐漸逼近。 

  是一列漸漸駛近的火車的聲音── 

  凱倫站起來，說：「我不瞭解你們，不過，趁著還有時間，我要進那個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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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她向前邁出一步，但是喬尼搶在她前面衝出去。加洛克猶豫了一下，外面的

聲音越來越響，於是他也緊跟在喬尼的後面。 

  當他們跳向廚房地板門時，凱倫爬上椅子，從架子上取下獵槍，走下來，身

體靠在牆上，高舉獵槍，擱在肩上瞄準。 

  當加洛克抬起頭，伸手掏槍時，她扣動扳機，然後又是一槍。黎明時分，凱

倫面無表情地站在客廳窗口，看著加洛克的屍體被抬上救護車。他當場被打死。

喬尼受了重傷，但死不了。 

  一位警察站在凱倫身邊，說：「我理解你的感受，不論多麼公正，殺人總是

很可怕的。但是，你別無選擇。如果你不殺了他們。可以肯定，他們一定會殺了

你。」 

  「我知道，那是我唯一的選擇。」 

  「說到底，不是你非常幸運，就是他們太粗心大意，讓你拿到了槍。」 

  「哦，那個啊，」她淡淡地一笑，「那時候，他們正要進入地下室躲避龍捲

風，我曾經告訴他們，龍捲風聽起來就像是一列急駛的火車。」她的目光落到山

的那邊，也就是聖路易和舊金山的鐵路主幹線。「所以，當火車像平常一樣，在

十點前一點高速駛過時，我騙他們說，龍捲風就要來了。」 

                              ---------------(完) 


